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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清华大学在校外有几

个办学点，水利系三门峡办学基地是其中

之一。

1968 年工军宣队进校，1969 年初，校

系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教育革命”全

面开始，大批师生外出开门办学。水利系

工军宣队负责人传达周总理指示：黄河三

门峡工程要改建，如不改建，要出大问题。

请清华大学水利系派一个小分队到三门峡

去参加工程改建设计。

1960 年在黄河河南段三门峡建设了三

门峡水利枢纽，坝高 100 米，水库和水电

站设计发电能力为 100 万千瓦。三门峡水

利工程是由苏联专家设计，由水利部十一

工程局（以下称三门峡工程局）承担施工

建造的。苏联专家脱离中国的实际，完全

不了解黄河存在严重的泥沙问题，在列宁

格勒按照河流是清水状态设计的。运行几

年后，就出现水库及上游河床泥沙淤堵，

一直堵到上游潼关，河床提高，库容减小。

黄万里先生当时坚决反对建三门峡工程，

就是针对泥沙问题的。实践证明，黄万里

教授的意见是正确的。

水利系决定派陈宝瑜同志来负责这项

工作。[ 注：陈宝瑜，1963 年 1 月毕业于

水利系三门峡办学基地纪实
○陈宝瑜口述　钱锡康　孙　哲　冯　茵整理

巴赤列要求我在论文的“恭请者”名字里

写上医算院，标志藏族学界对我的贡献的

肯定，是我最引为骄傲的一件事。

我写过《对于几种辞书里“藏历”条

释文的评论》一文，对于端正人们对“藏历”

的误解很有帮助，载《中国藏学》2006 年

第 2 期，《黄明信藏学文集》328~343 页。

藏历在藏学里只是一个较小的分支，

也不是我开始从事藏学研究时认定的部门。

我在藏学里学习时间最长的是因明，不过

也未学透。正当我学习到因明学的最后一

年，受到青年喇嘛职业学校事情的干扰没

有学好，而且我没有逻辑学的基础。本来

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是有机会跟金岳

霖学逻辑的，我却贪图虚名选学了微积分。

后来在因明学方面我能拿出来的只有“口

头辩论规矩”“藏传因明学书目”这些外

围性的东西，拿不出来深入一些的东西，

简单地说，我的学问是夹生的。

（国家图书馆王建海采访，2012 年 11

月 13 日）

2017 年 4 月 20 日陈宝瑜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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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系水工结构专业并留校任教，“文革”

前为水利系党总支委员，时任水利系党总

支副书记（书记是军代表安奇）]

对于周总理的指示必须闻风而动、立

刻贯彻执行。完成三门峡工程改建是关系

黄河流域省区的急迫任务，但同时也考虑

到能否与水利系长远的教育改革结合起来，

开门办学，扎根黄河闹革命。于是 1969 年

5 月，陈宝瑜偕同水利系教师李玉樑、吴

媚玲来到三门峡打先锋、做考察。当和三

门峡工程局领导见面商谈时，感到他们已

经知道了，水电部已给他们打了招呼，清

华大学要派教师来参加工程改建工作，工

程局的领导和设计组的负责人都热情欢迎。

陈宝瑜表示，我们先到设计组参加工程改

建设计，一边学习，一边工作。长期考虑

学校也想把这里作为一个办学基地，参与

治理黄河的工作，结合实际进行教育改革，

这样就需一个相对稳定的地方，以便扎下

根来。工程局的领导表示理解支持，他们

说，老师们可以先到坝后当年修工程时留

下的工棚住下，有问题的房子局里给修补

一下，交通有小火车，30 分钟就可以到三

门峡市，大家先辛苦一下。工程局在三门

峡市（因建三门峡工程，才形成了三门峡

市）有个技工学校，有教学楼、宿舍楼、

食堂、小操场和会议活动厅等场所，可以

容纳五六百学生，条件还是不错的。原有

部队两个连住着，已撤走一个连队，另外

一个也会撤走，可以做做工作，请他们早

点撤出，到那时就可以给清华用。就这样

顺利地把事情谈定了。

当年水利系的教职工不到百人，宣布

后，大家积极性很高，有条件的、家里没

有太多牵挂的都报名参加了，有近 50 人，

老教师中有黄万里、夏震寰、惠遇甲、孙

肇初、张仁、沈之良、蔡安四、费祥俊、

陈希哲等人。除了水利系的教职工外，还

2008 年 2 月，三门峡基地回校 30 周年，当年参加过基地建设的同志们聚会留影（陈宝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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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部分土木、电机、基础课的教师也先

后投入了，学校后勤还派去了炊事人员和

医务人员，人多的时候教职工有七八十人。

经过紧张的动员准备后，大队人马近

50 人于 1969 年 7 月 19 日开赴三门峡工程

驻地并迅速地投入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由军宣队郭学书、工宣队魏纯增和陈宝瑜

3 人组成。

当时水利系专业教师派到工程局枢纽

改建设计组时，实际上是参加三门峡枢纽

工程总体改建规划的第二次改建设计，可

概括为打开两洞四孔（以增加排沙能力），

蓄清排混，低水头运行，泾流发电。我校

教师投入后与工程改建设计组的同志混编

在一起，参加了工程改建方案的讨论和论

证、技术设计、施工设计、工程测试及现

场质检等工作。当时，工程改建设计组的

技术人员主要是由北京设计院和水科院的

一些同志组成的，出于当时的形势，在

1969 年底和 1970 年初，他们均要回北京

去搬家到三门峡。在这个时段，设计组的

工作基本上都由清华的同志承担，现场施

工的第一张图纸就是清华的同志绘制的。

1969 年 12 月，基地还组成了几个黄

河三门峡水库上下游踏勘小分队，历时 3

个月进行实地调查访问，提出了近 10 万字

的《关干三门峡工程改建设计方案及黄河

中下游近期治理的意见》。清华水利系参

加三门峡工程改建的工作成果，在 1978 年

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当三门峡工程改建设计工作快要完成

的时候，基地领导小组向学校领导汇报了

一次工程进展情况和基地工作情况。不久

后得知，周总理知道了很高兴，并指示：

应继续做三门峡工程改建后黄河中下游的

治理规划，要把黄河泥沙整个冲淤情况弄

清楚。事后，在三门峡基地工作过的人说：

我们总算给关心清华水利系的敬爱的周总

理一个合格的答卷。

在改建工作过程中，水利系教师和三

门峡工程局的设计人员及工人相处的关系

是很好的，这为后来基地工作的开展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

1970 年 4、5 月间，听说三门峡技校

的驻军又走了一些，还有约一个排的士兵

驻守着，这样技校的大部分校舍就空了。

经与三门峡工程局和部队连长协商，清华

三门峡基地的教职工可否先搬进去住，得

到工程局领导的支持，也受到部队连首长

的欢迎。于是，大约在同年 5、6 月间三门

峡基地的教职工就全部（包括家属）从坝

头迁进技校。一年多以后，部队全部撤走，

战士们离开时，军民关系难舍难分。之后，

整个三门峡技校这个园子就只有清华大学

三门峡基地一家了，直到 1978 年撤离。

清华教师全部进驻技工学校后开展了

一次大讨论：参加三门峡工程改建任务后

下一步怎样贯彻周总理让清华水利系参加

治黄的指示？怎样把参加治黄与教育改革

结合起来？通过大讨论，三门峡基地进一

歩明确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和任务，也凝聚

了力量。

回顾基地工作，后来几年主要干了以

下几件事情。

1．继续调研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问题，

提出治理规划意见。

三门峡工程改建完工后，围绕三门峡

上下游黄河的泥沙治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一到汛期，雨水冲

刷黄土，把大量泥沙挟带进黄河支、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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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对三门峡水库运行

提出挑战；泥沙从三门峡大坝冲下去后，

对下游也必然造成泥沙淤积，河床抬高，

在开封段就已出现河床及水位高出堤外地

面 2 ～ 3 米的形势，被称为“地上河”，

很容易造成河水漫堤或管涌。为此，对黄

河上下游的泥沙治理必须做出调研规划，

提出治理方案。陈宝瑜同志到郑州找了黄

河水利委员会，成立了一个黄河水利规划

领导小组，组长由黄委的同志担任，陈宝

瑜任副组长。基地把教师分成了上游组、

下游组、防凌组和观测组，对三门峡水库上、

下游黄河流域和沿线进行调研和分析，提

出了上中游水土流失区实施水土保持，集

中治理粗沙来源区的意见；下游进行河道

挖沙疏通、加固河堤、聚水攻沙和黄河入

海口治理的具体意见和措施。通过现场调

查和科研分析工作，对黄河泥沙治理提出

了建议方案。教师们沿黄河考察非常辛苦，

跋山涉水，风吹雨打，大家艰苦奋斗，克

服困难，完成任务。据说，黄万里先生去

渭河调研时，非常热心专心，还找当地村

长访问。当时已经没有村长而是革委会了。

那时黄先生还带着右派帽子，因为此事还

受到批判，说他想“复旧”。

1973 年 10 月，水电部在北京饭店召

开有沿线河务局局长和黄河规划、科研单

位等参加的治黄规划研讨会，水电部也通

知清华大学三门峡基地参加，会期历时 40

天，部领导钱正英和有关司局的负责人经

常来参加。陈宝瑜、李玉樑（李当时是基

地科研办公室负责人）代表三门峡基地参

加了会议，并作了发言。到专题讨论时，

讨论内容与哪个组有关，那个组就派人去

参加，充分反映了三门峡基地的工作成果。

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专题研讨会开得较多，

一般也都邀请清华三门峡基地研究该问题

的有关人参加。

2．承接了交通部提出的葛洲坝泥沙淤

积问题的研究课题，研究在宜昌建葛洲坝

工程后，其水库末端回水变动区的泥沙淤

积对未来建三峡工程和航运的影响。为此

需要做一个大尺度的模型试验。学校校内

没有这个条件，而在三门峡技校可把大厅

和半个操场接起来，室内室外连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个足够大的试验场地。1973 年

开始做试验，同年基地在学校的支持下，

把泥沙专家钱宁从山西忻县地区水利局调

来。钱宁原是水科院的专家，“文革”中

下放到山西忻县地区水利局，他是擅长泥

沙研究的知名专家。英国有一个水利专家

代表团来到小浪底参观时，基地老师请教

他们泥沙问题，他们说：“你们有钱宁，

还问我们干嘛？”

钱宁到三门峡基地后，立刻投入了指

导葛洲坝试验的工作。这个试验模型不但

在当时是国内最大尺度的物理模型，而且

首次大规模地采用了比重 1.05 的轻质沙模

拟悬移质泥沙冲淤同时相似，获得成功。

这项科学实验研究完成后，承担此项任务

的主要成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

表彰。葛洲坝工程泥沙问题的解决，为后

来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论证提供了重要的

技术手段。

3．为满足各治河科研机构开展泥沙科

研对技术性人才的紧缺，1974 年基地结合

葛洲坝泥沙试验任务举办了河工模型试验

技术班，招收全国水利部门和有关科研机

构在职的技术人员近 30 人，水利系王凤生

老师任班主任，该班属于非学历的继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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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性质，学习期限一年，一边上课，一边

参加模型试验工作，到葛洲坝研究任务完

成，1975 年底结束，发给结业证书。这个

班为全国各地培养了河工模型试验技术人

才，现在水利系泥沙实验室王兴奎教授就

是当年河工模型试验班的学员。

治黄调研小分队还在各地适应治河机

构的需要因地制宜为当地举办如水土保持

和放淤之类的短期培训班，接受培训者共

约 200 人。

4．根据三门峡基地在泥沙学科教学、

科研、师资方面的优势，适应沿河流域人

才急需，1974 年基地创设了治河工程及泥

沙专业（水利系校内设有水利工程建设、

水电站动力设备、农田水利工程 3 个专业），

为黄河流域甘肃、宁夏、内蒙、陕西、河

南、山西、山东七个省培养治理黄河的人

才。1974、1975 两年招收工农兵学员每年

各 50 人。期间学校基础课、政治课有教师

流动前往基地为学生讲课。例如政治课派

王耀山老师去，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哲学，

都由王老师一个人承担。工农兵学员均来

自黄河中下游地区，从哪里来毕业后回到

哪里去。

此外，有的教师还承担了有关地区水

库安全问题的考察调研。

1975 年 8 月，艾知生同志来到三门峡。

艾知生是“文革”前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文革”期间受到批斗，干部解放后在校

政工组任副组长。1973 年迟群、谢静宜发

动三个月运动，批右倾复辟回潮，何东昌、

艾知生、滕藤一起再一次受到批斗。艾知

生于 1975 年 8 月下放到三门峡基地，任水

利系教改组副组长，实际上就是当一名教

师，带学生外出赴长江、黄河流域等地实

习考察。

粉碎“四人帮”刘达同志进校后，各

单位调换领导班子，军宣队、工宣队从三

门峡基地撤离。三门峡基地领导小组组长、

副组长由艾知生、王凤生担任。1977 年底，

经学校研究决定，艾知生调回学校 200 号

任党委书记，基地由王凤生任领导小组组

长。后学校决定撤销三门峡基地。1978 年

春全体教职员工从三门峡撤回学校。

在三门峡基地运行期间，何东昌同志、

钱伟长教授曾去三门峡基地看望教职员工。

从 1969 年到 1978 年，在将近十年中，

基地在三门峡工程局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

大力支持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基地在为三

门峡工程改建、解决三门峡上下游泥沙问

题、黄河治理规划、汇聚人才、科学试验、

人才培养、教育改革等方面，做出了一些

很有意义的工作。

三门峡基地的工作也为水利系改革开

放后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创造了条件。

如：从 1978 年开始在校内建设了国内规模

最大的室内泥沙实验室和 64 米调坡输沙试

验水槽（获清华大学科研设备研制二等奖）。

它凝聚和锻炼了一支泥沙研究骨干，建立

了河流泥沙研究室，既能为黄河治理作悬

移质泥沙研究，也能为长江三峡工程作推

移质泥沙研究。1982 年，由钱宁等教授主

持的“黄河中游粗泥沙来源区及对黄河下

游淤积的影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等等，这些变化与成绩都与三门峡基地工

作的积累相关联。清华水利系的学科一向

以工程结构为中心，现在水利系在学科设

置的格局上就变得更加全面和丰满，可为

全国水利事业发展做更多的贡献。

2017 年 5 月


